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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若干年后，在这个有些异样的夜晚，丁香婵惊奇地发现

在她的情感世界里最初出现的这个人仍谜团似的神奇，并非

当初认为的那样单纯、质朴、容易亲近。得出这个结论使她

略感不适甚至有些无地自容，这种感受如果出现在过去的岁

月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已完全平静下来，安分得连自

己都有些吃惊。她说不清是否由于占有欲忒强的仇耀庆，他

那威武雄壮的表演，让她瞬间返回真实的生活中来，变得心

无旁骛、服帖安宁。反正经历那段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后，

她能以平和的心态观察周围的一切。时间老人真伟大，它又

赋予她重新客观评判事物的能力。 

那大约是庆祝新年来临时的事，院里特地举办了一次舞

会。只记得当时的天气很冷，大家都穿着整齐的外套，俨然

一副全副武装的模样。那时，结束沉闷婚姻的她已经过了整

整一年的单身生活。这样的日子有些怪异，她天马行空独来

独往，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架势，生活却像断了线的风

筝似的飘飘忽忽,没有任何着落。虽说绝对自由，但无所依

存的孤独深深地笼罩着，让她变得异常郁闷。终于到了岁末

年初之际，单位要进行联谊活动，以此来洗掉一年的疲惫。

新年舞会，丁香婵仔细抚慰着这几个暖暖的字眼，一种冲动

的力量从心底深处涌起。在别人看来如此平常的事情，她的

内心却充满无限希冀。 

丁香婵坐在镜前仔细地端详自己。只见镜中一双乌黑的

大眼睛躲在浓密的睫毛下面，随着眼帘翕张放射出迷人的光

芒。眼睛上面细长的眉毛，犹如人工雕刻般工整，镶嵌在洁

净白皙的皮肤上，给冷艳的肌肤增添娟秀细腻的情调。她往

嘴唇上涂了涂粉色的唇膏，然后很自然地开合几下，红唇顿

时鲜嫩欲滴。洁白的牙齿于红唇中闪现，将其映衬得更加妖

娆。整个面部最撩人处，性感夸张魅力四溅，似乎正对某种

诱人的生活充满强烈的渴求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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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镜子里呈现一副天造地设的丽人形象时，她满意地上

下打量着，欣赏面前这个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形象。一番折

腾后，她开始穿试衣服。一条黑色的紧身弹力裤套上时，腿

部的线条确凿无疑地显露出来。穿上长筒靴在地上来回试走

了几圈。鞋跟与地板撞击后出现很有节奏感的声响，听起来

特别带劲。这就是她要的节奏和喜欢的声音。一切非常随

心，她暗自得意。随即，穿上枣红色的皮衣。衣领处的水貂

皮毛放射出艳丽的光芒。衣边漫过臀部，在大腿根处摩挲，

皮衣抢眼的色泽与质感浓郁的紧身弹力裤配合得恰到好处。

一切穿着妥当后，一个完美的丁香婵开始出发。 

刚到门口准备开门的一瞬间，她想起一直在脸上下工

夫，没注意刚才的发型是怎么处理的，心里不很踏实地又转

身向着镜子走去。一面巨型镜子立在室内走廊的尽头，在顶

部射灯的映照下反射出奇幻的光芒。丁香婵向着镜子款款走

去。镜子里顿时出现一个眉目清秀，豪放中不乏柔情，潇洒

自如里浸透着纤细与淑静的丽人形象。丁香婵非常得意地欣

赏着这个形象，品味其中的奥妙。她特意看了看自己的发

型，短发处理得非常干练恰到好处，显得时尚前卫不落俗

套，与这脸形组合出一副意想不到的效果。她一直留着短

发，总给人一种干练精神的感觉。等她再次确认这个之后，

坚定有力地向着舞会举办地走去。 

隆冬的夜晚着实不一样。天刚黑下来，马路上的行人明

显少了许多。街灯兀自放射清冷的光芒。落光叶子的白杨树

直指苍穹。密集的树木后，一座宫殿式的建筑若隐若现，霓

虹灯闪烁不停特别扎眼。舞厅就在那座宫殿式的建筑之中。 

丁香婵向着霓虹灯走去。她边走边想，独居生活真的有

些暗无天日，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20多年来从未像今天这

样深刻地体验过时间的威严。这不，才一年的时间，她险些

被生活所击垮。过去那些单调无聊甚至麻木不仁的生活细

节，在时间的洗礼中也充满不可思议的意义。她是个不肯向

生活低头的人，骨子里天生执拗。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

个执拗任性的人也快挺不住了。人呀，真的不能轻言走出生

活，到了品尝后果的时候，会可怜到没有一个人与你一同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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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还出现过许多节外生枝的事，想起来就令人作

呕。自己的生活虽已破碎，但不等于沦落到人为刀俎我为鱼

肉任人宰割的地步。有些人报着贪占寡妇便宜的侥幸心理，

经常浑水摸鱼企图上手。他们就像一只只绿头苍蝇在空中忙

乱地飞，嗅到异味后会一个劲地往上扑。那种急不可耐的情

形，既大胆直露又毫无廉耻，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眼前经常出现淫猥之类的神情，它们直勾勾地盯着特别放

肆，让你躲闪不及。 

想起那天在楼道里发生的一幕让她心里一个劲地发怵，

当时差点晕过去。下午刚上班，她正低头向着办公室走去，

突然被人用身体挡住去路，似乎要占据那个并不宽展的楼

道。事情的突兀让她非常吃惊。抬头一看，竟是本单位油嘴

滑舌的小伙子。他个头不高，人长得敦敦实实，一双小眼睛

在圆圆的镜片后面放射出淫意浓厚的光芒。当她意识到这是

明目张胆的骚扰时，心中的怒火瞬间熊熊燃烧，恨不能上前

抽上一记耳光。心中的唾骂早已开启，就凭你这副贱样，也

想打坏主意，不拿个镜子照照，自己究竟是个啥玩意儿。但

是，她既没有伸手，也没有骂出声，而是满怀委屈的绕开他

的身体遮挡，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她想不通自己的修养啥时

变得如此好，连这样的气都能忍受。进门后，她将高档皮包

狠劲地摔在沙发上，趴在桌子上痛快地大哭一场。他们为何

如此嚣张，难道就因为她的生活已经破碎。这破碎仿佛有罪

似的，人家可以借此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自从出现一个叫朗可的人，生活从此改变模样。起先听

医院里的几个女同事说，有几位医科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

到院里。她开始留心起来，果然发现比平时多了几个年轻

人，他们有时穿着白大褂在楼道里穿梭，有时在食堂里出

没。那个个子有点高的，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其他几个不太

一样，他平时话语不多，喜欢独来独往，好像有啥心事似

的，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大伙儿共同营造的氛围中。观察一段

时间后，丁香婵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以期更深地了解他。 

医院是由一群四散分布的楼房构成。院子里树很多。那

天阳光明媚，暮春的天气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冲动。丁香婵

在院子里静静地守候。她一会儿看看明朗的天空，一会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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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落到眼前活动的人身上。一些穿着蓝白相间服装的病号

和白大褂的医生在院子里不时出现。病号与医生的行动方式

截然不同。病号经常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像是专门晒太阳

的，特别闲适放松。医生则明显不同。他们总是一副急匆匆

的模样，仿佛总有什么要紧的病人需要抢救。丁香婵在靠近

大门的地方停了下来，假装心不在焉无所事事，其实是在等

候朗可的到来。 

过了一阵，看见朗可从大门外走来。他似乎正想着什

么，低头看着地面走得比较快。高高瘦瘦的个子，眉宇间的

质朴、单纯透出一种诱人的亲切感。朗可的注意力很集中，

并没有发现周围的情况。她突然迎了上去，有意要撞到他身

上似的。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给弄懵了，一下子停在那里。

一双眼睛迷惑地盯着她看，有些惊魂未定的样子。惊慌的神

情明显滞留在面部，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惊吓中完全恢复过

来。当认出她时，勉强地笑了笑。他无意中出现的一系列表

情变化，让她很是开心。从此，她认定这就是她一直梦寐以

求寻找的那个人。 

丁香婵的心情很好。由于这个高个小伙出现在眼前的世

界里，那些不快很快成为过眼烟云，并不能影响她的情绪。

她的心中充满向往。生活因为有了向往，仿佛具有免疫功能

似的，一下子就把那些不快迅速冲散。她的目的很明确，参

加舞会就是冲着一个人去的。自从他出现后，她的世界里顿

时充满阳光。 

宫殿模样的建筑里传出节奏生硬的打击乐声。丁香婵一

抬头到了舞厅门口。“哎呀，我还以为是归国华侨回来，把

人眼睛都绕花了。”办公室的尤主任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

来，把一门心思想着朗可的丁香婵给吓了一跳。他的普通话

字正腔圆却地方口音浓重，如洪钟大吕般鸣响不止，一个劲

地往脑子里钻，让她根本无法回避。他说完，仍使劲地盯着

丁香婵看，那种眼神比刚才的话语更加裸露直接。 

丁香婵有些受不了，开始反击：“主任，你今天有啥喜

事，咋这么兴奋？”“我还能有啥喜事，看到你就再兴奋不

过了。”看样子，他仍在兴头上，还想接着话茬往下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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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承话味道不对越来越偏离主题，似乎有假戏真做的意

思。 

丁香婵不想让眼前这种飘散的呛人气味破坏自己的好心

情，就直截了当地说：“尤主任这么辛苦，肯定是在等汪院

长吧，像你这么敬业的主任恐怕现在不多了。”撂下这句话

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她对这种睁大眼睛说瞎话的人最为

反感，谁不知汪虽说是副院长，但他主持院里的工作。不是

冲着这个，尤主任这么大的年龄，还能守在门口苦苦等待

吗？ 

舞厅顶部的光球不停旋转，地面上出现许多变幻的细碎

阴影斑驳陆离。打击乐很是疯狂，似在倾诉和传达某种不为

人知的心语。丁香婵快速向四周扫视一遍。她没有发现郎

可。这种情形让她有些纳闷，心里鼓足的劲开始往下泄，她

能感到内心的这种明显变化。小号的声音出现，在混杂的声

音中嘹亮动听，犹如高岭白雪般纯净洁白。丁香婵感觉这个

号声特别悦耳，仿佛直指心灵深处的神秘之处。她尝试用这

种声音驱散由于刚才进门时聚集在心头的阴霾，还真的很管

用。一时间，沉醉在天籁之音的幸福之中。 

丁香婵刚坐下不久，就看见汪副院长在大伙儿的簇拥中

进了舞场。尤主任走在前面，他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右臂

向前伸得很长似在开路又似引导。所到之处，人群自动散

开，他们一行人畅行无阻地穿过。汪副院长刚刚落座，上前

打招呼问候的人络绎不绝。在尤主任的撺掇下，院里的几位

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女护士纷纷围拢在汪副院长的身边坐了下

来。汪副院长被簇拥在鲜花丛中，他的神情不自觉地出现一

丝喜悦与傲慢。 

瞬间发生的事，让丁香婵思绪万千。她思摸着，现在的

领导真的好幸福，前呼后拥群星拱月的都快有当皇帝的感觉

了。关键是有像尤主任这样的人，他们服务得好，能把对方

伺候得舒舒服服，让他只有服服帖帖地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想不舒服都不行。正胡思乱想着，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伸手邀

请跳舞的动作，打断她的思绪。抬头一看，正是汪副院长，

丁香婵急忙站了起来，在思绪茫然中被他带着很快融入舞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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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丁今天打扮得不错呀。”汪副院长开始说话，话音

很细很尖，有点类似鸭叫声。丁香婵笑了笑，算是对他的回

答。她看了一眼，他正盯着自己看。只见他的颧骨很高，眼

睛显得有些深，面部轮廓清晰，线条力度感很强。头发虽说

有些花白，却很有力度地向后梳捋过去。一看就知道是属于

注重自己形象的那种人。他是南方人，到西北已经工作大半

辈子，在不断被北方生活同化的同时，还始终保持一些与生

俱来的拒绝同化的特质。“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不顺心的

事，要是遇到啥困难尽管找我就是。”汪副院长的声音很

低，但传递出一种表面上威严实则很关心的意味。 

不知怎的，丁香婵对他的自信与关心似乎有些反感，她

一向对那种莫名自信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大脑刚一开小差，

瞬间就回过神来快速回应汪副院长的话：“哦，没啥事。谢

谢院长的关心。” 

这就是女人，她们能把想要说的话，在出口前完全改变

模样。她已明确无误地从他的话里听出弦外之音。找他干

吗，还不因为她是个单身女人，为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却不愿

说出口的那点破事。她早就听说过这个副院长的风流韵事。

别看他表面上一本正经，俨然一副道貌岸然谦谦君子的模

样，其实那方面的事还挺邪乎的。听说和单位里一个打字的

小媳妇关系不正常，把人家的家庭都给搅散了。与宾馆的女

服务员也不干不净，作为回报把人家当大厨的老公弄到医院

里搞起行政工作，等等。她脑子里闪现的这些念头，严重影

响对这位领导的看法。 

音乐仍在“吱吱扭扭”地响动，听起来很不舒服。此

刻，丁香婵断定汪副院长对正搂在怀中的这个尤物已想入非

非。她确凿无疑地感到他的心里开始悸动。有句话说得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的确一点儿都没瞎说，仅仅一阵

工夫，她就猜测出他们所说的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可能猜测

的情形比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形要逊色得多。汪副院长仍高扬

脑袋沉浸在音乐当中，一副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清高样。但

他内心蠢蠢欲动的东西，却毫无保留地发散出来。 

丁香婵感觉到这个时，开始强烈地反胃起来，只恨音乐

特别长，让她不能及时脱身。幸好，一首曲子停了下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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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舞动的他眼神迷离地看着她，那意思很明确，是想让她坐

在自己身边，好让他接着享用。她读懂这层意思，却故意装

作什么都不知道，径直走到一个较远的角落里坐下。 

她索性不去想这些无聊的事，也不去细细琢磨此刻的汪

副院长到底是个啥心情。他爱咋地就咋地好了，要是这些烂

事都能把人缠住，那不累死才怪呢。期间，又有人请她跳

舞，她都婉言谢绝。她满场子寻找朗可。怪事了，怎么就是

不见他的踪影。她开始设想种种可能，他会不会病了。这种

可能性很大，只有不能动弹才无法参加舞会。否则，他是不

会不来的。如果真是病了，她会义无反顾地冲出舞厅，在最

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他的眼前。音乐仍在鸣响，她向四周

看了看，在一个角落里发现跟朗可住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

和她一样，此刻他正闲坐在座位上发呆，她起身走了过去，

准备问个究竟。 

起身后无意中往门口看了一眼，朗可出现了。天哪！他

是带着一个女子进门的，这让丁香婵脑袋瞬间变大犹如五雷

轰顶。事情发生很突然，让她有些措手不及。她愣在那儿，

几乎僵硬似的站着，很难回过神来，事情的离奇超过她的想

象。 

这个女孩叫卓尔婉，是和朗可一同分到医院的。只是他

们来自不同的大学。他们是并肩走了进来。丁香婵没有看见

他们是否手牵手走在一起，只见找到空位置后，两人又紧挨

着坐了下来，几乎形影不离。丁香婵猜测他迟到的原因肯定

是因为等她，她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这样的举止无疑是在向

大家宣布他们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 

丁香婵波涛起伏的感情顿时天塌地陷。娇嫩鲜活的花蕊

顿遭意想不到的冰霜摧残，瞬间变得残败萧瑟目不忍睹。她

提起自己的小皮包，头也不回地离开舞厅。舞厅里突然发生

的这一幕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这个迷乱的场合，大伙

儿只关心自己那点事，是不会留出心思来操心别人的。丁香

婵无意之中受到的伤害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她后来竟想不起

自己当时怎么回到家，大脑有一段长长的空白。这种空白很

神秘，在以前和以后都未出现过，但在那一刻神奇地出现，

给一贯自信的她增添一丝神秘和异样的色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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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跳了几曲舞的汪副院长感到很没劲，开始满场子寻找丁

香婵。奇怪的是，找遍整个舞场都没有发现她。他有些惘然

地坐着，心里闹翻了天。这个女人越是表现出不驯服的样

子，他就越喜欢。这阵子，他的头依旧扬得很高，坐姿笔

立，对旁边围着的几个女护士视而不见。他愈是这样，愈引

发这群女人的崇拜之情。表情冷峻的院长真的很酷，就连翘

首欣赏上部旋转灯的动作都让她们充满想象。汪副院长其实

并没有心思看灯，他满脑子里想的是丁香婵。她到底哪去

了，怎么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 

丁香婵是奇特的。给人的感觉是不畏权贵不落俗套的那

种，桀骜不驯的个性非常鲜明。如此气质正好触动汪副院长

心中最为敏感之处。尤其今晚，她一身打扮很是时尚非常炫

目，刚一出现整个舞场仿佛都有些富丽堂皇。望着她，汪副

院长的灵魂很快就出窍。和她近距离地待在一起的那阵，细

嗅她身上散发出的芳香，足以让他彻夜陶醉。可惜，这个倔

强的女人有自己的一套，不会轻易被降服。她似乎有意躲避

他。想到这里，汪副院长倍感失望，心里涌出一种酸酸的味

道。在院里的十几年中，还是头一次遇到类似不能掌控的

事，有种被挫败的感觉强烈地撞击心间。 

正踌躇间，甜甜的声音出现了，邀请他跳舞。汪副院长

看了一眼，是坐在旁边的女护士。由于心思不在这里，他对

周围有些忽略，几乎忘记她们的存在。汪副院长仔细端详，

眼前的这个小护士虽说没有丁香婵孤傲绝伦，却是一副都市

化浓郁的装扮。他站了起来，和她一同融入舞池。多年的习

惯使然，他始终保持特有的高昂头颅的姿态，像个轮廓清晰

的大无畏者的雕像，屹立于芸芸众生中。这种姿态，是与眼

前这个世俗世界不同流合污的有力证明，把一个知识分子的

清高张扬得无以复加。似乎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被当下的浊

气所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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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由于这种特立独行的架势他的确捞到不少好

处。有几个女人就是冲着这种让她们感到奇异的气质围拢过

来，还没有完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就轻易地就范。凭直

觉，眼前的这个小护士又被这副做派所迷惑。他想，假以时

日，会像她们一样，当她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时，也就不知不

觉地投入他的怀抱之中。 

汪副院长略微低头看了一下，她正有些敬畏似的依偎在

自己的怀中，那样子特别可爱。他玩着花样变幻舞姿，她亦

步亦趋紧紧相随。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她身上实践某种想

法，而且不用太费劲。女人之间的差距为何如此巨大，丁香

婵为何不能像眼前的这个小护士一样轻易就范呢。舞动的间

隙，大脑瞬间出现的这个问题让他有些沮丧。 

正想着舞曲结束了。他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里波光滟

滟，正深情地看着自己，将内心的崇拜之情一览无余地表露

出来。此刻，他特别需要这种眼神，心里顿觉暖乎乎的。这

位女护士的可人表现，让他的郁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跳得不错呀，步子特别轻，带起来很舒服。”汪副院

长尖细的声音出现了，算是对她刚才出色表现的奖赏。“院

长喜欢的话，我陪你再跳一曲。”她有些娇滴滴地说。“好

呀！”他发出的声音更加尖细，宛如一根游丝直刺苍穹。小

护士的崇拜之情，让他那种莫名的高傲感又神奇地升腾。在

这种纷乱的场合，汪副院长属于鹤立鸡群的那种。这一点可

以从周围企羡的目光里得到验证，他也特别享受这个。丁香

婵的身影暂时从眼前消失，记忆开始淡忘，场面上充满欢乐

的情调。 

飞也似跑回的丁香婵，进门后思绪非常乱。舞场上形形

色色的形象仍在脑子里晃动，它们像影子似的飞散飘忽，充

满不真实之感。她能清晰地感到自己希望破灭时的情形。看

样子，他们真是有意冲着她来的。朗可呀，朗可，你也真的

太绝情，怎能忍心摧残一颗思念你的心。有一阵子，她感觉

这不是真的，那个卓尔婉肯定在逢场作戏，并不是真心对朗

可好。但朗可犹如喝了迷魂汤，一点知觉都没有。他会不会

也在逢场作戏呢，她逆向追溯。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思绪在

这里固执地缠绕着，一点弯都转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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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场上的人的表现让她心里一个劲地犯怵。那个尤主任

真有混淆黑白的本领，能把真的玩成假的，再把假的变成真

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个问题她始终弄不明白，现在

的人怎么都戴着面具生活。大家都明白是咋回事，却普遍装

作什么都不知道。似乎在玩着心知肚明的奇妙游戏，谁都小

心翼翼地怕谜底被自己戳穿。汪副院长始终昂着高傲的头

颅，完全一副虚假模样，他在一群崇拜者的围拢中仍不满

足，竟然鬼使神差地把目光盯向自己。亏他能产生这样的想

法，也自信得有些太离谱，让那副假清高见鬼去吧，糊弄谁

呢。她知道他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以后出现威逼利诱的

情形，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想到这里，一股满腔怒火在胸中

熊熊燃烧。 

丁香婵无意中照了一下镜子，发现里面出现的竟是一个

愤怒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不计较生死的勇猛战士形象。由

于怒火中烧，整个面部都有些变形，与一个小时前离家时的

形象判若两人。她有些惊诧自己的变化，事情还不至于此

吧。很怪，自从看到镜子里的这副形象后，她竟奇迹般冷静

下来。她要好好地珍惜时光，不为别的，就为捣毁那些虚掩

着的东西，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也该好好地保存实力。

想到这里，她的意志瞬间变得钢铁般的坚硬。 

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一向自负的丁香婵对于表现离

奇的朗可并未失去耐心，等平静下来稍作调整后又开始新的

行动。困难赋予她战胜困难的勇气，在与困难作斗争时，自

身的魅力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这就是丁香婵，愈是环境险

恶愈能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件事

上。她是在向某种东西宣战，拨开遮蔽的迷雾，让事情显露

出本来面目。似乎只有在困厄的关头才更容易显示其存在的

价值。 

当注意力集中到朗可身上时，发现这个平时很少关注的

小楼居然变得神奇起来。小楼上的几个单身汉，虽其貌不

扬，却孕育着成就某种大气候的神秘迹象。从此，对这个熟

视无睹的地方，她倾注少有的感情，她要用自己的方式贴近

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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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直角型二层红砖小楼。这种颜色形状的楼房在

西北非常普遍。它略显单调，与日照强烈和很少下雨的情形

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小楼位于医院后面的偏僻处，大家习惯

叫它单身楼。它似乎游离于整个医院的氛围之外，不光陈

旧，而且风格也迥然不同，与现代气息浓烈的周围环境格格

不入。有种遗世独立的情形，在医院里有点扎眼。 

单身楼里住的不全是单身。有夫妻分居暂无居所的，也

有离异后寡居的，还有几对没有分到单位房子的职工也寄宿

在这里。几个年轻大学生的到来，让这个群体成分更加复

杂。表面上看，这里寂寞、孤独、冷清，它残缺、无奈、不

很完美，似乎成了人性压抑扭曲的集中营。没人愿住在这种

地方，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事实与人们的想象总存在

一定差距，有时这种差距还很大。这是丁香婵刚刚留意这个

地方得出的新结论。她没有料到，在这个土不拉叽毫不起眼

的红褐色小楼上，正上演着一幕幕如火如荼的生动故事。她

和心仪的朗可，马上也会加入创造故事的行列之中。 

朗可走进医院的那一刻，就与这个单身楼有了不解之

缘。当他进入小楼时，里面的一间宿舍已准备妥当。看到这

个，朗可产生陌生又新奇的感觉。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里

面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外，再没有其他陈设。苦

读多年之后，朗可没想到自己最后竟落脚这个不起眼的地

方。从这里，他似乎看到自己的命运，它平淡乏味前途渺

茫。有种强烈的挫败感在心里无奈地撞击，意欲出笼。他曾

无数次地勾画与设想的未来情景，最终都没有结果，现在终

于物化成眼前这个看上去有些沧桑与陈旧的红褐色小楼。作

为新生活的起航之地，他的心里曾忐忑了好一阵子。 

正胡思乱想之际，周围的新老单身们纷纷围拢过来，他

们仿佛一见如故似的，热情地嘘寒问暖寒暄不止，并帮助布

置房间。看上去，对于一个新入伙的成员，他们表现出的热

情与兴奋发自内心。当然，这对初来乍到的人是非常重要

的，有种被群体所接纳的愉悦和温暖充盈其实并不踏实的心

灵。 

尤主任见状很是兴奋，他拍着朗可的肩膀一个劲地说：

“小伙子，你看看，大伙儿就像一家人似的热情和睦不分你



12 

 

我。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有福气的，我想住都住不上。”

说完，他咧着大嘴哈哈一笑，两道剑眉夸张地上扬起来。 

众人跟着笑了，纷纷说道：“尤主任说得对说得好，我

们的确非常幸福非常荣幸，幸福得都快要睡着了。”接着，

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在并不起眼的红褐色小楼中随风

飘散。朗可第一感觉是，楼虽破旧，但住在单身楼里的人都

很幽默，大家有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之感，完全一副革

命者的浪漫情怀与大无畏气概。朗可谢过尤主任之后开始整

理床铺，大伙儿只管帮忙不问结果，没用多长时间，就将这

个简易的地方布置得井井有条。 

刚刚收拾完，一位 40多岁的中年人出现了。他中等个

头，脸形圆中带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紧握着朗可的

手，一个劲地说小伙子非常精神欢迎你到这里。说这话时两

眼炯炯有神，镜片后面的光芒灼热烫人。朗可感觉这个男人

气度不凡，与其他单身似乎不大一样，肯定是这个单身楼里

的一个头目之类的人物。 

朗可瞬间产生加入某种神秘组织，落草于某种秩序严密

团体的窘迫感觉，忐忑的心一个劲地往下沉。这个男人看出

他的心理变化，急忙从包里掏出几瓶水果罐头和一瓶白酒摆

上桌子，并吩咐其他几位快速搬来椅子带来碗筷。刚一会儿

工夫就收拾停当，大家端端正正地坐在一起。当每人面前摆

放斟着白酒的碗或杯时，这位“大头目”站起来，将酒碗高

举过头再次欢迎朗可的到来。大伙儿“哗啦”一下子齐齐地

站了起来，学着他的样子也将酒碗高举过头跟着齐声高呼欢

迎朗可的到来。 

朗可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给弄懵了，也学着他们的模样

高举酒碗并一饮而尽。奇怪得很，一个简单动作之后，他下

沉的心又开始回升，向着兴奋与喜悦迈进。欢迎仪式简单热

烈，充满喜庆色彩。喝完那碗酒，朗可确凿无疑地感到自己

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之中。这个仪式表明，他已正式入伙，从

此单身楼中又多了一个单身。 

一番觥筹交错后，主持人起身对其他人交代了几句多关

心朗可之类的话就离开。他似乎特别忙，能抽出空来举行欢

迎朗可的仪式已相当不易。朗可从大家的口中得知，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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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搞药品采购，虽说职务不高担负的责任却不小，院里

的领导特别赏识。因为刚从县上调来不久，也暂住在这里。

他在单身楼里的地位是由于他的胆识与热心而获得，大家从

心底里佩服。住下没几天，单身楼里奇奇怪怪的事朗可已知

道不少。每当饭后茶余，大家就围坐一起谈这谈那，似乎特

别热衷谈论那些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趣事，这成了消除寂

寞孤独抵御无聊难熬的灵丹妙药。这些事一旦说起来，大伙

儿精神抖擞，谁都不甘愿落后，有的说没有的也说，有时闹

不清楚谁在讲真话谁在瞎编故事胡扯淡。 

说着说着,他们说到仇耀庆的头上。当他们议论这位牙

科的主任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朗可一下。在察看朗可的反应

后，就肆无忌惮地议论起来。朗可开始没有在意，后来才弄

明白这些人怪兮兮眼神的用意所在，他们是在探测他对仇耀

庆放荡不羁的行为究竟了解多少。因为在大伙儿的眼里，和

他一同分配来的卓尔婉，虽说他们的关系看上去挺好，但这

种关系的确经受着风险与挑战。卓尔婉现在仇耀庆的手下工

作。仇耀庆是啥人，是个和西门庆差不多的人物，极具攻击

性，他迟早都会整点事出来。原来这些神通广大的老单身，

早已从仇耀庆的过去表现和现实反映，综合分析并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只要这个人存在，肯定会横亘在朗可和卓尔婉中

间，挡住他继续前进的步伐。但朗可当时蒙在鼓里，毫不知

情。这就是他们神秘兮兮的原因所在。那意思很明确，只要

有仇耀庆这样的人存在，他马上就会从潜在的敌人演变为真

正的敌人，一场恶仗在所难免。 

朗可有点听不下去，感觉这样的聊天有些离谱，试图制

止他们的议论。他说：“你们也太能瞎编了，咋编出这样的

故事呢。”“我们没有瞎编，是这个仇耀庆确实太嚣张。”

一位戴眼镜的小伙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咱

们做个试验，不出三天，结果就出来了。你要是输了咋

办？”他的话语气生硬不容置疑。尽管这样，朗可对此仍将

信将疑。朗可的态度显然刺激了这个小伙子，他急忙向旁边

的人求证：“你们大家说是不是我在瞎编？”几个老单身异

口同声地说：“你没有瞎编，句句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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